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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与思维:
以特纳的空间认知理论解读《天路历程》

蒋 展,何辉斌

(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,浙江 杭州 310058)

摘   要:《天路历程》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,尽管研究颇多,但从作者与读者的思

维与认知的角度仍有尚多挖掘空间。马克·特纳在《文学的心灵》中所提出的空间认知理论为此

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小说文本中蕴含的从源空间到目标空间的投射模式、多重空间混合以产生

更丰富的含义,以及读者通过想象获得的跨空间的全面认知,揭示出作者班扬在创作文学作品与

读者理解作品时与空间密不可分的思维模式。如此便可对小说的创作思维与读者的理解思维作

出新的解释,说明利用空间进行认知是人的基本思维方式。

关 键 词:《天路历程》;马克·特纳;空间;思维;认知

中图分类号:I106.4    文献标志码:A    文章编号:1008-3758(2015)05-0545-06

Space and Thinking: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
Pilgrim’sProgressBasedonTurner’sCognitiveSpace
Theory 
JIANGZhan,HEHui-bin
(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,ZhejiangUniversity,Hangzhou310058,China)

Abstract:ThePilgrim’sProgressstandsoutasalandmarkinthehistoryofBritish
literature.In spite ofits considerable research,the exploration from the
perspectivesoftheauthoraswellasthereader’sthinkingandcognitionremainsto
bedone.Thetheoryofcognitivespaceputforwardby Mark TurnerinThe
LiteraryMindprovidesatheoreticalfoundationforsuchstudies.Asreflectedin
thenoveltexts,theprojectionmodefromthesourcespacetothetargetspace,the
blendingofmultiplespaceswhichgivesrisetorich meaningsandthereader’s
comprehensivecognitionacrossspacesthroughimaginationrevealthatthethinking
modesofBunyan’screationandthereader’sunderstandingarecloselyconnected
withthespace,soastointerpretthecreationandunderstandingthoughtfroma
new angleandillustratethatthecognition by meansofspaceispeople’s
fundamentalwayofthinking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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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英国清教作家约翰·班扬(JohnBunyan)的
著作《天路历程》(ThePilgrim’sProgress)作为

仅次于《圣经》的宗教经典,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

碑式的作品。英国著名诗人、评论家塞缪尔·泰

勒·柯勒律治(SamuelTaylorColeridge)将其誉

为“福音书有史以来最好的集大成者”[1]133。纵观

此前学者对《天路历程》所进行的大量研究,多集

中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宗教思想的分析,如“加尔文



主义在《天路历程》中的体现及其价值与影响探

析”[2],以及对小说译本的研究,如“从哲学阐释学

看《天路历程》的三个中译本”[3],或从作者生平出

发进行研究,如《约翰·班扬》(JohnBunyan)。
尽管研究文献颇多,但国内鲜有学者从文学认知

批评的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,仅有学者马荣探究

了《天路历程》创作的认知模式[4]。本文也将从这

一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索,不仅从作者的创作思

维,也从读者的理解思维对《天路历程》进行新的

解读。
文学认知批评是跨学科的新兴领域,将文学

批评与认知科学相结合,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对

文学的疆域进行拓展。“尽管文学认知领域的学

者会利用认知科学领域的深刻见解,他们仍批判

性地、讲求实效地对待这些发现,根据自己的学科

知识进行深入思考。”[5]2将文学批评扩展到其他

领域,并不会消减文学性,而是“在文学及文化研

究领域与多种理论范式更丰富地结合”[5]2。该领

域的领军人物马克·特纳(MarkTurner)在《文
学的心灵》(TheLiteraryMind)中提出了空间认

知理论。他以人的思维为立足点,将叙述的方式

划分为一个个空间,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剖析。他

将文本中所包含的源空间、目标空间、空间之间的

投射与混合,以及人所具有的跨越空间的认知能

力挖掘出来,以说明不仅是文学作品,而且人的日

常思维在本质上也是由一个个空间中的故事所组

成。将文学批评与思维相结合,使其不再局限于

一个学科之内,而是结合其他学科对文学进行审

视,便能够获得更多维的解读,这也正是拙文试图

达到的目的。根据特纳的空间认知理论,将对《天
路历程》中所包含的空间故事、空间之间的投射、
多重空间的混合,以及人们对文本超越空间的认

知进行探究,对小说的创作思维与读者对叙事意

义的理解作出新的解释,以说明利用空间进行认

知是人的基本思维方式,与特纳关于人的日常思

维的结论相契合。

一、空间的投射

特纳认为,将空间中的故事进行投射形成寓

言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,是对于人的认知来说

不可或缺的文学能力。在这里,特纳重新定义了

“故事”与“寓言”。特纳对于“寓言”的标准不同于

现代的一般看法,即将寓言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文

学体裁,一般具有寓教于乐的性质。在他看来:
“将一个故事投射到另一个故事就是寓言。”[6]7其
中,投射的故事属于源空间(sourcespace),被投

射的故事属于目标空间(targetspace)。所谓的

“故事”的范围也不仅仅是文学作品里所创作的富

于娱乐性的故事,而是组成这些故事成品的最简

单的小故事,例如“将牛奶倒入杯子”[6]13这样的

简单叙事。《天路历程》是典型的寓言体小说,“在
任何一种语种中,流传百世的寓言的最佳样本,创
作于这位自学成才的乡巴佬之手”[7],但在这里,
对寓言的研究是探查最内核的故事与其所在空间

之间的投射。寓言通过投射将故事组合,便产生

了富含意义的叙事,思维活动以此为基础。
在特纳的理论框架下,对《天路历程》中“寓

言”所进行的分析也就不同于传统的探讨圣经故

事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,而是从更微观的视野探

究其以故事为基础的叙述的内在结构。思维并非

毫无规律可循,而是形成了一定的模式,人的表述

正是遵循这些模式进行的。针对故事,特纳提出

了“意象图式”(imageschemas),即“我们的感觉

与运动经验中循环出现的骨架型模式”[6]16。这

些意象图式是故事的内在结构,构成了故事的骨

架。将一个包含意象图式的故事投射到另外的故

事上,便构成了特纳所说的“寓言”。《天路历程》
的叙事中,包含了大量“意象图式”所投射而成的

“寓言”。以主人公“基督徒”初遇传道者时两者的

对话为例:
这个人回答,因为我害怕背上的重负会使我

陷下坟墓,那样我就会进入地狱。先生,如果我不

进入监狱,我就不能够走向审判,然后再从那里走

向死刑。这些想法使我哭泣。
传道者说,如果是这种情况,那你为什么还站

在这里呢?
那个人回答道,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去。
传道者交给那人一卷羊皮纸,里面写道,逃离

即将到来的上帝的愤怒吧。[8]1415

对话中所大量蕴含的便是特纳所提出的最常

见的意象图式之一:“沿着路线的运动(motion
alongapath)。”[6]16“运动这一身体事件通常包含

地点的改变……,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改

变构成了处境的改变,由此造成处境变化的原因

便是沿着一条路线的运动。”[6]29文中“进入”“走
向”等词语符合这一意象图式的基本结构,即表明

身体从一个地点到另一地点的运动。班扬将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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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象图式投射到非身体性的事件上,这样“被关押

进监狱”便为“进入监狱”,“接受审判”转为“走向

审判”,“接受死刑”易为“走向死刑”,且“做某件

事”成了“往哪里去”,“避免惩罚”变为“逃离”。包

含意象图式的故事为源空间,非身体性的事件故

事为目标空间;从源空间投射到目标空间,构成的

故事便成为了特纳所谓的“寓言”。班扬将这一意

象图式自然而然、浑然天成地运用于文本创作中,
使简单的投射变为富有叙事意义的文本,以此完

成了这段关于罪孽与救赎的写作。
特纳将这样的投射命名为“行动者即移动者

(actorsaremovers)”,是“将身体移动的故事投

射到行为故事的一种动态的、灵活的、自我强化的

模式”[6]39。不仅作者利用这样的投射进行创作,
读者也是在这样的思维上对文本进行解读。读者

对“进入监狱”“走向审判”“走向死刑”等表述的理

解来自于潜意识对源空间里包含意象图式的故事

的掌握,以及思维深处所具备的与此相关的投射

的知识,它们是“不会引人注意但却使生活成为可

能的知识”[6]14。正是由于投射是人思维的基本

方式,才会使作者将大量的投射蕴含于行文中以

传达意义,而读者也能够理解投射所构成的文本

想要表达的意义。
从小说整体来看,整部小说的写作框架建立

在“思想者即移动者(athinkerisamover)”[6]44

这一投射之上,这样“在思想这一非空间故事中的

主人公,便可以借由从移动与操纵的空间性动作

故事的投射来理解”[6]44。班扬欲表达的主旨为:
基督徒逃离罪恶,历经磨难与考验,在此过程中宗

教信仰得以深化,思想得到升华,最终获得了灵魂

的救赎。根据“思想者即移动者”的投射模式,基
督徒在宗教思想上的转变是一个非空间性的思想

故事,而作者班扬将空间性的动作故事投射其上,
便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框架,这也是班扬的主要创

作思维。基督徒踏上从毁灭城通往锡安山的朝圣

之旅,沿途碰见各种恶魔恶人,遭遇千难万险,凭
借坚韧不拔之志,他全身而退,最终到达天国。
“[旅行故事中]旅行者的身体是空间性的、字面意

义的,而心灵却是比喻义的。”[6]44这一投射模式

中,源空间即从起点移动到终点的动作故事,目标

空间即从罪恶到救赎的思想故事。在此意义上,
行动者从起点到终点的移动投射到从罪恶到净化

的救赎上,便成为毁灭城到锡安山的朝圣之旅;移
动中的障碍投射到获得灵魂救赎过程中的思想冲

突上,便成为朝圣之旅中陷入的“艰难山”“死荫

谷”;妨碍移动的阻力投射到救赎过程中所遇到的

恶人上,便成为朝圣之旅中百般阻挠基督徒前进

的“世故先生”“亚坡伦”。班扬将人体的移动投射

到心灵的转变上,与特纳所提出的“将移动与操纵

的空间性的动作故事投射到宗教思想转变的非空

间性故事上”[6]45的思维方式相契合。特纳称“心
理状态就是物理位置,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

态就是空间里的位置发生变化”[6]45。班扬将这

样的思想运用于小说创作中,利用投射形成了小

说创作的主体思维框架。
投射的故事所属为源空间,被投射的故事所

属为目标空间,“投射是将结构从我们已理解的源

空间投射到我们想要理解的目标空间”[6]17。如

此投射所产生的结果,便是特纳所称的寓言的范

畴。“作为文学作品的寓言存在于小说中,但我称

做寓言的思维方式却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有着最广

泛的应用。”[6]7投射的思维不仅是班扬创作《天路

历程》这样的文学作品所持的思维,更是普通读者

对作品进行理解所需的思维基础。班扬在《天路

历程》中所使用的大量投射能够不着痕迹地印入

读者的头脑中,正是因为人的思维最为基本的方

式便是将故事进行投射。“我们对社会、心理与抽

象领域的理解建立在我们对空间与身体故事的理

解基础上。”[6]51将已理解的故事投射于想要理解

的故事之上,是人类的日常思维方式。投射形成

寓言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,也是日常思维的形式,
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,如此才构成了对文学作

品理解的基础。

二、空间的混合

除了源空间与目标空间,特纳还提出了混合

空间(blendedspace)。混合空间是针对源空间与

目标空间之间的不对称性。“源空间与目标空间

不对应、不能够直接被投射到目标空间的信息便

被带入了混合空间。”[6]66前文所分析的从源空间

到目标空间的投射是“直接的、单方向的、绝对

的”[6]60,但特纳称,形成寓言的机制并不仅限于

此。“寓言具备叙事意义至少经过两个空间。实

际上,其他的空间[即混合空间]也参与进来,它们

的参与并不只是简单的附加,而是最重要的一个

方面。”[6]57这种情况下,源空间与目标空间就成

为了输入空间(inputspace),输入的信息经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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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混合后形成赋有含义的结构,再投射回目标

空间,以此获得叙事意义。
从输入空间到混合空间的投影与从源空间到

目标空间的投射最突出的区别在于,前者的投射

不一定一一配对,“输入空间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

为源空间与目标空间”[6]68。较典型的是被特纳

称为“概念混合”(conceptualblending)的“带有人

的特征的动物”,认为“拟人化或许是混合空间里

最为彻底分析的结果”[6]76。《天路历程》中大量

使用象征的手法,“以象征性术语进行思考仅仅是

班扬的一个习惯”[1]128。根据特纳的理论,可以对

《天路历程》中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背后的

创作过程进行解读。以名为“无知”的反面人物为

例。“无知”是基督徒在朝圣之旅途中碰到的一位

天路旅客,虽是在通往天国的路上,但对宗教信仰

一无所知,“不懂得什么是赦罪的义,不懂怎样依

靠对它的信仰来保全灵魂,逃离上帝的愤怒……,
也不懂信仰耶稣之义的真正作用”[8]152。这种人

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便是混合而来。首先是特纳所

提 出 的 “因 果 关 系 的 重 复 结 构 (causal
tautology)”,即“死亡导致死亡,睡眠导致睡眠,
饥饿导致饥饿,欲望导致欲望”[6]77。前者为抽象

的概念,后者为实际的行为。“在因果关系的重复

这样的抽象结构中,同一类型的事件有着同一抽

象致因。”[6]77将这一结构与无知的具体行为混

合,便会得到混合结构,即无知的行为是由“无知”
这一抽象概念所导致的。将这一混合结构再与事

件作为施动者的结构 “事件即动作(events
areactions)”[6]26相混合,这样“无知”这一概念便

能够成为无知行为的施动者,将混合空间中所形

成的结构投射到目标空间 使这一结构产生叙

事意义的小说中的世界,也就诞生了小说中象征

“无知”这一概念的人物。这一混合空间有至少三

个输入空间,即包含“因果关系的重复结构”的空

间、无知的具体行为所在的空间,以及包含“事件

即动作”这一结构的空间,但它们之中的元素并非

一一对应,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绝对的源空间与目

标空间。然而,“尽管元素并不匹配,混合仍能够

将元素结合产生想要的效果”[6]80。人物“无知”
不单独存在于任何输入空间,而是存在于混合空

间,人物形象的诞生是多重空间混合的结果。这

样的混合为班扬所大量运用,小说中的人物与地

点都富含象征意义,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

背后则是空间混合的创作思维。

从小说整体层面来看,小说由被叙述的故事

空间与叙述空间混合而来。“通常来说我们将这

两种空间分开,但在特定的混合空间,又将两者混

合。”[6]74《天路历程》以梦境为背景,“睡着后,我
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,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

人”[8]13。所有的故事发生在梦里,小说以做梦人

的口吻与眼光行文,描述梦里的人与事。故事里

的人物存在于故事发生的空间,而故事的叙述者

存在于叙述空间。按常理,叙述者对于故事发生

的空间没有支配力,只对自己所存在的叙述空间

有着绝对的控制力,“能够转换叙述的时间与地点

的焦点”[6]75。然而在小说中,叙述者与故事中人

物存在于同一空间,这便是混合空间。“只有在混

合空间中,叙述者、故事中人物、读者才在同一个

世界。”[6]75以小说中基督徒与其同伴忠信在浮华

镇即将受审的场景为例。
他们又想起了忠实的朋友传道者所说的话,

因为他告诉过他们即将遭遇的事,因此他们更加

坚定自己的信念,直面磨难。他们现在彼此安慰,
说谁命中注定要遭受苦难,谁就能得到最好的归

宿;因此各自都暗地里希望自己是那个人。但是

他们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万能的上帝,他们对

现在的处境泰然处之,听天由命。[8]97

通过这段话,叙述者向读者展现了基督徒与

忠信各自的内心活动、所说的话、所见视角与心理

状态。在这个混合空间中,叙述者、读者与故事中

的人物存在于同一个世界。特纳称,当叙述者出

入故事人物的头脑(“他们又想起”),同一个人物

的视角转换到另一个人物(“彼此安慰”“各自暗地

里希望”),提供任何一种内心想法(“希望”),对人

物做出评价(“处之泰然”“听天由命”),或是告诉

读者人物所强烈感受到的某种情感(“坚定信念,
直面磨难”),那么叙述者“便是在做于被叙述的故

事空间中所不可能的事,并且这些事所存在的世

界对于叙述空间来说也不是真实存在的”[6]75。
在故事所发生的空间,人物各自的思想是互不可

知的,不可能有一种力量如全能的神一般洞悉一

切;而将所有这一切叙述出来的世界,也不可能脱

离故事所发生的空间,完全存在于叙述空间。因

此,将两者混合的混合空间,才能够使这一切“既
是可能的,又是真实的”[6]76。小说中做梦人所叙

述的世界,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与叙述者所在空间

混合而成的空间。班扬空间混合的创作思维贯穿

整部小说,将基督徒的朝圣之旅置于梦境中,以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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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人的叙述口吻将客观发生的故事与超越客观的

心理评价融为一体。
加入了混合空间,投射会变得复杂,但对人的

思维方式却能够作出更全面的解释。“意义是多

重空间的一系列复杂的投射、混合与融合的结果。
意义从来不存在于单一地方。”[6]106单一的空间无

法承载富含叙事意义的表述,班扬在《天路历程》
中大量使用空间的混合以使自己的表述意义完

整。他将各种富有含义的元素进行混合,但“混合

结构并不是输入元素的静态骨架模型,而是有着

自己的生命力,它包含了并非从输入元素所得来

的结构,这样的结构一旦形成,便能够自行发

展”[6]83。混合而成的结构具备了单一输入元素

所无法表达的含义,在被叙述的故事内与超出故

事的客观评述中进出自如、游刃有余,从而能够通

过叙述口吻将自己的思想蕴含其中。这样的混合

并非只是班扬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所特有的文

学能力,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的思维中,“在知觉、理
解、记忆的最基本的层面,混合是最根本的”[6]110。
因此,混合并非是班扬作为作家的思想产物,而是

其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思维。正因为空间的混合是

人的基本思维方式,读者对小说文本的理解也建

立在其上,能够在混合空间中把握文本所传达的

叙事意义。

三、跨越空间的认知

当人们认知事物时,由于无法拥有全能般的

上帝之眼,因此只能从单一、局部的视角进行。故

事发生于不同空间,当人们受制于单一视角,从一

个空间去看待故事,便会忽视故事在其他空间的

存在,从而无法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。那么读者

如何能够全面地理解故事呢? 特纳提出,依靠想

象获得跨越空间的认知。“依靠想象能够构建另

外的焦点与视角的空间”,这样我们便“将每个空

间的元素与其在其他空间的对应元素连接起来”,
“将这些不同的空间都与同一个故事相连”[6]117。
他认为,人的头脑有这样的能力,能够将片段式的

信息融合进一个心理构建。这种跨越空间的认知

能力保证了读者横跨整个文本理解小说中的叙

事,从而对故事的全貌有了整体的把握。
从不同的空间视角去看待同一个故事会有不

同的认知,将空间投射到时间中,便会由空间视角

得到时间视角,即从不同的时间去看待同一个故

事也会有不同的认知。“因为空间本是相对于空

间视角而定义的,经过投射,空间的定义便可以与

时间视角有关”[6]118,即时间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空

间。依据特纳的观点,“时空是相联系的,当我们

想象别的空间时,也就进入了别的时间”[9]。故事

的发展是横跨时空的,当时空被看做一个个不同

的空间,读者若是能够将同一故事在不同空间中

的表现相连,获得跨越空间的认知,便会看到其全

貌。《天路历程》中基督徒朝圣的故事贯穿了不同

的时空,他所走过的每一段旅程,遇见的每一位路

人,都可切割为一个不同的空间,在每一个空间都

会有故事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。“文学的心

灵应该熟练于连接时空。”[6]124读者通过识别其中

匹配的元素,借助想象在心理空间中构建出一个

完整的故事,从而获得对朝圣之旅的全面认知。
根据特纳的理论,要将不同时空中的事件通

过想象连接成一个故事,第一个方法是要利用身

份。“在不同的时空中产生连贯性的方法之一就

是通过身份连接”,故事虽然涉及不同的时空,“但
我们可以将它们统一,利用身份连接将不同视角

的空间连接为同一个空间故事”[6]133。以单一的

视角看待《天路历程》,将每一个片段切割为不同

的空间,会发现在这些空间中发生的故事有显著

差别。但如果利用主人公基督徒的身份将这些故

事连接,读者的思维就会跨越所有故事所存在的

空间,将朝圣的过程看作同一故事。基督徒在通

往天国的途中,时而坚韧不拔、执着信仰,不为诱

惑所动摇,不为恶势所屈服,如在屈辱谷被魔王亚

坡伦所威胁阻挠,经历一场恶斗,基督徒险些丧失

生命,仍未放弃朝圣的信念;时而又胆小懦弱、意
志消沉,沉溺于安逸,止步于艰险,“在绝望潭差点

儿淹死的时候,曾懊悔当初不该出发;曾经沉溺于

罪恶的贪睡中,因此丢失了宝贵的卷轴;当见到狮

子的时候,几乎吓得掉头就走”[8]63。如果以单一

的空间视角来分别看待这些片段,它们是截然不

同的故事,但通过基督徒的身份,读者便能够通过

想象将不同空间中的故事相连。“身份联系将不

同空间的视角与焦点相连,无论它是存在于空间

中还是时间中。”[6]122因此,即使涉及不同的空间,
只要抓住了基督徒的主人公身份,读者仍能将其

所属的不同空间贯穿起来,将整个朝圣的过程看

作一个完整的故事,保证了认知的全面性。
特纳提出的另一个方法是利用角色设定。读

者根据角色所设定的特征进行想象,“在心理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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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巨大差异中获得连贯性”[6]133。一个人物出现

在不同的故事中,也就是在相互平行的空间中做

着相异的事,但“一个故事里的角色并不是孤立

的,而是与其他故事里的同一角色相连”[6]134。要

将不同的空间连接为一个故事,便需要读者利用

角色的设定在心理通过想象构建一个完整的故

事。《天路历程》中,主人公名为基督徒,所代表的

角色便是虔诚而执着的信仰者。并且,作者班扬

将自己蕴含于其中。“基督徒代表了每个追寻圣

徒般生活的人,但是最主要的,基督徒就是班扬本

人。”[10]“根据‘事物的本质’或‘本质导致行为’的
通俗理论,人格可以从所扮演的角色中逆向推导

出来”[6]133,读者因这样的角色设定所推导出的人

物品格便是正面的,必为信仰坚定的朝圣者。对

这样的本质心知肚明,便会在面对不同时空中基

督徒的不同故事时,在心理上跨越众多空间保持

一致性。“人格是一种连接方式……,我们预期有

着某种人格的人物在不同的故事中也有着相似的

角色。”[6]134无论在不同的空间中所做为何,基督

徒的角色所设定的人格是固定的,即为了朝圣的

目标而一往无前。这样,读者便通过对角色的突

出,利用想象将涉及不同空间的故事贯穿为同一

过程,全面认知朝圣之路。
无论是利用身份还是角色,都是读者跨越文

本中不同的空间构建连贯性的方法。通过想象,
读者在面对单一空间故事时,同样能够看到同一

故事在其他空间中的表现,将多重空间相结合,获
得故事的全貌。这样便跳出单一的视角,超越时

空的局限性,达到对故事的全面认知。读者在阅

读小说时对故事的理解通常被当作与生俱来的能

力,而结合特纳的理论,才能发掘这样的理解方式

与空间思维密不可分。跨空间的认知能力是读者

理解文本的保证,从多个空间中获得故事的完整

性,才能领会作者所传达的叙事含义。

四、结  语

无论是小说的创作思维,还是读者的理解思

维,都与空间密不可分,利用空间的思维是人们日

常思维的基本方式。故事发生于空间中,人脑通

过空间的投射、混合与跨空间的认知能力进行意

义的传达以及领悟。班扬利用空间进行小说创

作、谋篇布局,架构了整个故事框架以传达其宗教

思想,并非仅仅是由于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文学

能力,而是人的头脑在本质上就是利用空间进行

思维。而正因为如此,读者也能够在班扬所构建

的多重空间中获得对《天路历程》文本所想要传达

的意义的理解,跨越单一空间的局限性,在把握故

事全貌的基础上理解其思想。所有的空间都是人

脑认知事物的空间,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蕴含于对

空间的利用与解读中,正是通过空间这种思维的

基本媒介,作者与读者之间才会心灵相通。空间

中故事的投射、混合与连接以组成富含意义的叙

事表达,既是文学家传情达意、舞文弄墨的文学手

段,也是普通读者心领神会、表情见意的日常思维

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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